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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关系

建国以来毛泽东对中东阿拉伯国家局势的论断

刘志华

　　［摘要］　在１９５６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交后，毛泽东对于中东阿拉伯地区主要关注１９５５年缔结的巴格达条约、１９５６年苏伊士

运河事件、１９５８年２月埃及与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１９５８年７月伊拉克政变以及美英入侵黎巴嫩和约旦、６０年代前期

北也门的经济建设、１９６７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７０年代前期南也门的社会制度等问题。毛泽东特别重视新月地带的伊拉克、地跨亚

非的埃及、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将走向共和的上述三国视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支点，既因应中美中苏关系的演变，又服务国内局势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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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是泛指西亚北非诸多区域的地缘政治学称
谓，阿拉伯国家位于中东的核心地带。１９５６—１９９０年
阿拉伯国家先后承认新中国，到２０１６年恰逢中阿建交

６０周年，为此《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首次发布，

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出访沙特与埃及。另外，２０１６年
也是毛泽东逝世４０周年。因此，研究建国以来特别是

１９５６—１９７６年毛泽东对中东阿拉伯国家局势的论断，

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关于建国以来毛泽东对中东阿拉伯国家局
势的论断，学界研究非常薄弱，原因有二。一是学界研
究倾向。研究毛泽东外交思想与政策的学者，主要关
注他对周边国家、西方国家的论断以及“三个世界”构
想；研究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学者，侧重区域国别史研
究，或关注西方国家对这一地区的政策。二是原始资
料问题。主要资料散见于１３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
稿》（简称“文稿”），《毛泽东外交文选》（简称“文选”），
《毛泽东文集》第６—８卷（简称“文集”），《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简称“传”），以及６卷本《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简称“年谱”），其中“年谱”和“传”所载
资料需逐页筛选。“传”对阿拉伯诸国着墨甚少；“文

集”第６—８卷出版晚于“文选”，且前者收录的涉外文
章基本依据后者刊印；因此“传”和“文集”对本文参考
价值较低。相比之下，“文稿”注释周详，所收录电报、

信函、毛泽东生前审定的谈话记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但不够全面；“年谱”涵盖方方面面，许多讲话内容系首
度公开，但注释略显单薄，且某些重要谈话系间接引
用。因此，唯有综合利用“文稿”、“文选”和“年谱”，才
可基本完成史料征引工作。可见，研究毛泽东对中东
阿拉伯国家局势的论断，又具有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笔者以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三大区
域———新月地带、阿拉伯半岛、埃及为地理线索，综合
梳理“文稿”、“文选”和“年谱”的相关资料，着重阐述

１９５６—１９７６年毛泽东对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伊拉克军事
政变、对南北也门、对苏伊士运河及“阿拉伯联合共和
国”的论断，最终揭示上述论断的基本特点以及上述地
区在毛泽东对外战略中的地位。

一、新月地带：以伊拉克为重点的观察

新月地带阿拉伯诸国位于地中海东侧与波斯湾北

·９４·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16.04.008



岸之间，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
坦，可谓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十字路口，战略位置极其重
要。考诸“年谱”可以发现，毛泽东对于中东阿拉伯地
区主要关注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局势，而伊拉克又是
重中之重。

（一）关于１９５５年缔结的巴格达条约组织
伊拉克位于新月地带南部，其前身是奥斯曼帝国

统治期间所设巴士拉、巴格达与摩苏尔三省。伊拉克
在一战期间被英国占领，从１９２０年起由后者实行委任
统治，到１９３２年成为独立王国。１９５５年２月亲西方的
伊拉克与土耳其在巴格达签署《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
助合作条约》即《巴格达条约》。美国的盟友英国、巴基
斯坦、伊朗在当年相继加入该条约。同年１１月巴格达
条约组织成立，美国不仅是观察员国，而且充当军事委
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会员国。巴格达条
约组织具有鲜明的亲美反共倾向，并与北约和东南亚
条约组织连为一体，构成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弧形包围
圈，引起中国的反感和疑虑。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３日与１０
月２２日，毛泽东先后向巴基斯坦驻华大使与总理表
示，他反对该国加入巴格达条约。〔１〕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４日伊拉克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
变并处决国王，不久建立共和国。〔２〕新政权深受纳赛尔
的影响，崇尚阿拉伯民族主义，仇视西方国家，憎恶巴
格达条约，亲近社会主义阵营，并于同年８月承认新中
国，毛泽东倍感欣慰。毛泽东在８月２日与赫鲁晓夫
会谈时、８月１７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９月５日在最
高国务会议上讲：巴格达条约组织固然“是侵略性的”，
但“这回在巴格达不是搞了一个洞吗？”因此“并不巩
固”；而且受到“民族主义力量”和“共产主义力量”夹
击，只是“很薄的一道薄板墙”；“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
严重。”〔３〕在他看来，新政权退出条约只是时间问题，该
组织已被釜底抽薪，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名不副
实。１９５９年３月伊拉克果然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当
年８月该组织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处在阿拉伯国家
与社会主义阵营夹缝中，对中国的威胁不复存在，毛泽
东便不再关注该组织。

　　（二）关于１９５８年７月伊拉克政变、美英入侵黎巴
嫩和约旦事件

　　１９５８年２月埃及与叙利亚两个共和国高擎民族主
义大旗，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希望吸纳其他
阿拉伯国家加入，最终建立统一、独立和共和的阿拉伯
国家。阿联成立后，阿拉伯君主国非常恐慌。在美英
支持下，同属哈希姆家族的伊拉克与约旦王室在当月

建立阿拉伯联邦，抵制阿联的政治攻势。然而好景不
长，７月１４日伊拉克发生政变，君主制被废黜，刚刚成
立的阿拉伯联邦分崩离析，巴格达条约组织遭受重创，
严重打乱美英对中东的政治安排。于是，美国立即向
黎巴嫩派遣海军陆战队，英军则被迅速空运至约旦。〔４〕

正如８月１日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所讲：“这次美国非常
惊慌失措。伊拉克事件一爆发……就在当天采取了行
动，早晨三四点钟，艾森豪威尔就召集会议，决策：如不
上去，中东就完了。”〔５〕

伊拉克政变与美英入侵黎巴嫩和约旦事件发生

后，毛泽东极为重视。７月１５日下午、１６日下午和晚
上、１７日凌晨和晚上，他多次开会讨论伊拉克问题。另
外，尽管黎巴嫩和约旦均未承认新中国，但美英的侵略
行动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１８日晚至１９日凌晨，他召
开会议讨论英国侵略约旦问题以及中国发表声明等

事。２０日晚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
际形势与我军准备问题。〔６〕毛泽东针对伊拉克、黎巴嫩
和约旦事件所开的会议，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人数之
众，实属罕见。

７月２１日至２２日毛泽东开始向苏联驻华大使表
明中方态度。２１日晚至次日凌晨，尤金在与毛泽东举
行会谈时，首先向其汇报苏共中央对中东问题的判断：
美英继入侵黎、约之后，可能对伊拉克开战，且似乎准
备进攻社会主义阵营，但社会主义阵营目前不宜对美
英开战。毛泽东立即表态：“他们不准备打。”即美英不
会入侵伊拉克，更不可能进攻社会主义阵营。接着，毛
泽东从美英兵力、国内政治、北约成员、世界舆论和革
命形势五个方面予以说明：一是兵力不足。二是“国内
不一致”，仅以“统治阶级的内部问题”为例，美英此举
遭到本国在野党议员的反对，“因为亏理”。三是“在资
本主义世界没有得到支持”，比如北约竟未开会讨论此
事，也就不可能支持美英。四是世界舆论对共产党的
和平运动有利，而对美英的侵略行径不利，后者反倒
“起了宣传员的作用”，可以清楚表明“谁主张和平，谁
搞战争”。五是欧、亚、非、拉四洲正在“酝酿着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到处都是干柴”，美英顾虑较多。他得出
结论：“他们不敢打”特别是“不敢打我们”，所以社会主
义阵营“不必打”。〔７〕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
的，美英军队后来撤出黎巴嫩和约旦，并未入侵伊拉
克，更未进攻社会主义阵营。

１９５８年８月１日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交谈时愈发
乐观，估计美军将撤出黎巴嫩：伊拉克事件发生后，美
国决定借机“先吞掉伊拉克，然后吞掉整个中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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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有限，困难甚多”，其中“美国最大的困难是，世界
舆论不在美国方面。”因此美国只能“大吹大擂，装腔作
势。好像要大干的样子，但结果只有一万二千人。”他
得出结论：“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肯定”“要退”，“中
东这次我们胜了”。〔８〕

８月３日赫鲁晓夫结束访华后，毛泽东意犹未尽，
在此后一个多月向党内高层多次阐述他对伊拉克、黎
巴嫩和约旦问题的论断。他在８月１７日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９月５日和８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观点更进
一步，认为美英若推迟撤军，更有助于动员世界人民反
美反帝，从而使驻军成为“众矢之的”的“靶子”，或“成
为死结”的“绞索”。〔９〕

伊拉克、黎巴嫩、约旦事件尘埃落定后，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年毛泽东两次对外国客人讲，三国问题表明１９５８
年美国在中东遭受挫败。１９５９年３月３日会见拉美１５
国共产党领导人时他说：在过去一年里世界上发生１０
件对美不利的事件，其中包括伊拉克革命，以及美国侵
略黎巴嫩遭全世界反对。〔１０〕１９６０年５月９日会见伊拉
克代表团时他说：伊拉克革命“曾经使帝国主义吓了一
跳”，引发美英入侵黎巴嫩和约旦事件，然而“在全世界
人民反对之下，他们后来不得不走路。”〔１１〕

二、阿拉伯半岛：以也门为重点的考察

也门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阿拉伯国家之一，也是

１９７１年前唯一承认新中国的阿拉伯半岛国家。因此，
毛泽东主要关注也门局势。

（一）北也门
也门地处阿拉伯半岛西南角，在１６世纪前期被奥

斯曼帝国征服。１９１８年，战败的奥斯曼帝国从也门撤
军，伊斯兰教什叶派遂在也门中北部建立伊玛目国，定
都萨那，此为北也门之始，也门分裂。〔１２〕１９３４年也门伊
玛目国相继获得半岛大国沙特与中东霸主英国的承

认，并改称也门王国。〔１３〕１９５６年９月也门王国与新中
国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此后两国官方往来增加，会晤
级别迅速提升。１９５８年１月２日毛泽东会见也门王国
副首相时说：“阿拉伯国家石油多、财富多，但被帝国主
义霸占去了。你们……只要赶走了帝国主义，就可以
训练自己的技术干部来开发。”〔１４〕其实也门是阿拉伯半
岛唯一的贫油国，而且缺乏技术干部，于是中国斥资

０．７亿法郎，在北也门援建第一家纺织厂（１万锭）和第
一条公路（２３０公里）。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９日毛泽东再次
会见北也门代表团时，曾提及这家纺织厂并询问这条

公路的长度与走向。〔１５〕

１９６１年，在埃及纳赛尔政权支持下，北也门出现自
由军官组织，倾向颠覆君主制。１９６２年９月老伊玛目
驾崩，其子继任。在新旧交替政局不稳之际，以阿卜杜
拉·萨拉勒为首的自由军官发起军事政变，取缔伊玛
目制，创建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伊玛目逃往山区。〔１６〕阿
拉伯也门共和国亲近埃及等阿拉伯共和国，与社会主
义国家普遍交好，在１９６３年２月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
外交关系，两国关系继续升温。１９６４年６月９日毛泽
东会见阿卜杜拉·萨拉勒总统时说：“我们主张平等待
人”，而“你们看得起我们”，因此“我们很感谢”。〔１７〕然而
此后数年北也门君主派与共和派陷入内战，前者倚重
沙特等阿拉伯君主国，后者得到埃及等阿拉伯共和国
支持。〔１８〕１９６７年６月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惨败。
纳赛尔被迫从北也门撤军，共和派失去靠山，阿卜杜
拉·萨拉勒下台，君主派重掌实权，共和国仅剩招
牌。〔１９〕北也门与中国的关系渐趋冷淡。恰在此时，南也
门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遂将注意力转向南也门。

（二）南也门
亚丁位于也门南端，扼守红海与阿拉伯海的航道。

英国人在１９世纪初获准在亚丁使用港口并租借土地，
并在几十年后占领这一要地。１９６７年英军撤出亚丁并
将权力移交“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南也门人民共和
国宣布成立，定都亚丁。〔２０〕“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出现
于１９６３年，自成立伊始就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浓厚色
彩，得到埃及纳赛尔政权的赞赏和支持。〔２１〕南也门人民
共和国也与中国交好，两国在１９６８年１月建立大使级
外交关系。１９６９年６月执政党“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
中的激进派发起政变，全面效法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
举措。〔２２〕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１日毛泽东会见南也门总统委
员会主席时，谈及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我们犯过许多错误，遭受过许多挫折。”“现在稍微聪
明一点，也没有资格向你们逞英雄，只是把我们犯过的
错误告诉你们。”〔２３〕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结束访华行
程后，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于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将国
名改为也门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为“阿拉伯世界唯
一的马克思主义国家。”〔２４〕为了表示对南也门社会制度
的支持，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２日毛泽东抱病会见南也门总
统委员会主席，这是两人第二次会面。他说：“未来总
是光明的”，不过需要“斗争”才能达此目的。〔２５〕

三、埃及：以苏伊士运河以及阿联为核心的观察

埃及位于红海西侧和地中海南岸，是联接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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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为周边强国的必争之地。苏伊士运河由法国人
沿埃及苏伊士地峡开凿而成，自１８６９年通航后逐渐成
为连接英国与印度的海上生命线。运河通航后数年，
英国购买运河公司中的埃及政府股份，入侵埃及并驻
军运河区。１９１４年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开战，后者遂于
年底宣布埃及脱离帝国并处在英国保护之下。一战结
束后，埃及爆发１９１９年革命，到１９２２年迫使英国承认
埃及独立；但英国提出“四点保留”，其中包括驻军运河
区。１９３６年英埃签署同盟条约，取代“四点保留”，规定
英国在之后２０年仍可驻军运河区。二战结束后，法鲁
克国王与英国在埃及势衰。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３日，以纳赛
尔为首的自由军官发动革命，控制开罗，国王成为傀
儡。翌年６月，君主制覆灭，埃及成为共和国。１９５４年

１０月１９日两国政府签署《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协
定》，规定英国武装人员在和平时期不得进入埃及，全
部英军应在１９５６年６月前撤出埃及。〔２６〕两次大战后埃
及的斗争成果，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１９５４年１０月

２３日毛泽东在会见尼赫鲁时曾提及此事。〔２７〕１９５６年５
月埃及与新中国建交，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阿拉伯
国家；叙利亚亦紧随其后，于同年８月与新中国建交。
因此，从１９５６年起，毛泽东非常重视埃及，尤其关注苏
伊士运河与埃及—叙利亚关系。

（一）毛泽东关于１９５６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的论断

１９５６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包括两个阶段：一是７月
底至１０月底运河国有化，以及英法与埃及的外交纠
纷；二是１０月底至次年１月英法以三国与埃及的军事
较量，即苏伊士运河战争，又称第二次中东战争。

１．毛泽东对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事件的预测

１９５６年７月即英军撤离埃及后一个月，埃及决定
接受由世界银行提供的阿斯旺大坝贷款，但美国突然
撤销贷款计划，从而激怒纳赛尔，他在月底宣布将运河
公司国有化，准备将公司收益用于向大坝项目注资。
此举对美国影响甚微，却使英法与埃及的矛盾迅速激
化。由于驶向英国的多数油轮都要通行运河，因此艾
登首相怒不可遏，将纳赛尔比作希特勒，希望他悬崖勒
马迷途知返。由于对纳赛尔的斗争意志估计不足，英
法从７月底到１０月底试图和平解决争端，似乎并无出
兵迹象。〔２８〕是为运河公司国有化事件。
纳赛尔宣布将运河公司国有化后，毛泽东积极予

以支持。９月１７日他在接受埃及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
致答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
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并且相信在这
一斗争中埃及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２９〕他在与

后者交谈时重申，由于“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全中国人民都支持埃及”而且“我们的帮助没有
任何条件”。不仅如此，他估计亚非拉人民都支持埃
及。他特别强调苏美的立场：“苏联会全力帮助埃及
的。”美国也会同意埃及将运河公司国有化，原因在于
美国认为“运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没有什么区
别”而且“想借这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
他自己的势力。”他甚至对纳赛尔的才德不吝赞词：“纳
赛尔总统的做法很聪明，他有时硬，有时软”，“巧妙地
利用了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
家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矛盾。”“纳赛
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３０〕

针对运河公司国有化事件，毛泽东在９月１７日与
埃及驻华大使交谈时，直接向埃方提出若干建议。一
是分阶段实现国有化；二是利用英法内部的矛盾；三是
提醒纳赛尔加强安保。〔３１〕

毛泽东还估计英法不会贸然入侵埃及。８月中下
旬毛泽东在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加写：目前出
现新的国际形势即“帝国主义国家”在“尖锐的国际争
端”中“不敢轻易动用武力”；“这一新形势”在“最近苏
伊士运河事件中更加鲜明地摆在人们的眼前”。〔３２〕１０
月３日毛泽东会见记者曹聚仁时说：由于“有九亿人口
的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反殖民主义的国家”都“反
对战争”，英法与美国也不“一致”，加之英法人民的反
战情绪，所以“现在他们对苏伊士运河都没有办法”，
“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越来越远了”。〔３３〕

２．毛泽东对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研判
但在１０月２９日，为打破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

以色列在英法支持下突袭西奈半岛；不久英法伞兵在
塞得港着陆并占领运河北段；埃军遭遇败绩。出人意
料的是，纳赛尔的军事失败居然演变成政治胜利。英
法没有控制整条运河，以色列未能获得阿拉伯人承认，
美苏在联合国一致谴责这次入侵，联合国紧急部队驻
扎在可控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３４〕毛泽东密切注意
战事的进展，于１１月１５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特
意提及“英、法武装侵略埃及”事件。〔３５〕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英法军队被迫撤出埃及，１９５７年１
月纳赛尔废除１９５４年英埃《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协
定》，运河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于

１９５７年１月２７日在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时
说：中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
集中”在这一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因此
“苏伊士运河事件”可以反映“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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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三种力量，
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
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两类矛盾，一类是
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法国
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
盾。”其中前者“矛盾大些”。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他们
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他强调，利用帝国主义国
家之间的矛盾“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３６〕

３．毛泽东对“苏伊士运河事件”的评论

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事件和由此导致的第
二次中东战争，让毛泽东对埃及、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刮
目相看。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８日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于各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
是东风压倒西风”，而在他罗列的“十件证据”中，有四
件发生在中东地区，其中就有“苏伊士运河事件”。〔３７〕直
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期，他仍对这一故事念念不忘，将
其作为阿拉伯与非洲国家成功抗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

义的典型案例。他在１９６３年４月２４日会见埃及政要
时和１９６４年７月９日会见亚非拉客人时，盛赞埃及在
运河事件中的表现。〔３８〕

　　（二）毛泽东关于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阿拉伯联合共和
国的论断

　　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前后，埃及与叙利亚均高举阿
拉伯民族主义旗帜，渴望统一阿拉伯世界，叙利亚则更
为积极。１９５８年２月１日两国总统纳赛尔与库阿特利
在开罗签署宣言，宣布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两
国分别成为阿联的南区和北区。接着两国议会迅速通
过阿联临时宪法。２月２１日两国公民投票选举纳赛尔
担任阿联总统。〔３９〕

阿联的成立，意味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取得阶段性
胜利，世界反美反帝力量继续增强，因而毛泽东积极予
以支持。１９５８年２月２３日他以国家主席名义致电纳
赛尔，祝贺阿联成立与纳赛尔当选总统。〔４０〕５月４日他
会见阿联代表团时说：中国在东方坚持反帝，而“你们
在西方挡住帝国主义”，所以中国与阿联“都是一条战
线”，理应“互相支持。”〔４１〕会见时，易卜拉欣向毛泽东转
交纳赛尔３月２９日信，毛泽东托其向纳赛尔转交热情
洋溢的回信，表达联合反帝的意愿。〔４２〕阿联的不结盟倾
向，促使他重新思考“民族主义国家”与美国的复杂关
系，从而修正１９４０年《新民主主义论》的个别观点，在

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６日与９月２日先后对中国数名外交官
和巴西记者谈及这一思想转变。〔４３〕

毛泽东还密切注视阿联的派别冲突。阿联成立

后，纳赛尔将埃及各项制度强行复制到叙利亚，在经济
领域推行土改和国有化，在政治领域高度集权，在军事
领域形同占领，从而恶化与叙利亚各派的关系。１９５９
年１２月３１日胡拉尼等数名复兴党阁员宣布集体辞
职，抗议纳赛尔“依靠情报、宣传和压力机构的个人统
治已延伸到叙利亚地区”。〔４４〕１９６０年１月４日中国驻
大马士革总领事馆就此事致电中国驻阿联大使馆并外

交部，题为《对纳、社关系全面破裂的几点看法》。１月

１４日毛泽东将电报改称《纳赛尔与社会党全面破裂》并
批示：“看，阶级斗争是何等尖锐！资本主义世界都是
如此，不可能有例外。”〔４５〕

１９６１年７月纳赛尔强行在叙利亚实施“社会主义
法令”，叙利亚人对埃及人的忍耐达到极限。〔４６〕１９６１年

９月底大马士革军区部队发动政变，宣布成立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４７〕昙花一现的阿联解体后，叙利亚与埃及
龃龉不断，但毛泽东希望它们捐弃前嫌团结反帝。

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３日毛泽东会见叙利亚代表团时说：包括
“阿拉伯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都是有战斗性的”，
但“一两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如果你们团结起
来，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不可能得逞。”因此，“我们希望
你们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４８〕

（三）毛泽东关于１９６７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论断

１９６７年６月５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
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谴责以色列发动突袭。６月６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在
美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悍然对阿联、叙利亚等阿
拉伯国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我们坚决站在阿
拉伯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
战争。”

６月６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时，还对战争的起因、规
模、对策、时间和结局进行了分析。
关于战争起因，毛泽东说：“阿拉伯世界石油的大

部分，约百分之六十，被美国控制，百分之三十五受英
国控制。”因此，战争是美英策动的，两国的“主要目标
是争夺石油。”
关于战争规模，毛泽东指出：可能是打“局部战

争”，“主要是以色列和阿联打”，即埃以两家对抗；但
是，如果以色列胜出，则战争规模“可能上升”。
关于埃及可能采取哪些对策，毛泽东根据一战、二

战和第二次中东战争时的情况，估计：“他们可能会封
锁苏伊士运河，至少在战时是这样。”“如果整个阿拉伯
民族都卷进去，有可能把苏伊士运河堵死。”此举会“对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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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造成一些损失”，对美国影响不大，“但主要是
整英、法、德”，因为“欧洲这些国家主要烧石油”，而
“英、法、德的石油主要是靠这条运河运输”。
关于战争时间，毛泽东说：“战争既然打起来了，就

可能打一会。”即战争不会耗时太短。
关于战争结局，毛泽东认为以色列可能获胜，但不

可能占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全境：“如果没有别的国
家参加以色列一边，光是它一个国家的军队要占领阿
联、叙利亚、约旦，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阿拉伯国家
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是伊拉克、叙利亚、阿尔
及利亚同阿联联合，连老殖民地国家利比亚，以及约
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也都和阿联联合在一起。”〔４９〕

然而，出乎毛泽东所料，以色列仅耗时六天就击败
埃及、叙利亚和约旦，故这场战争又称“六天战争”。到

６月１０日战争停息时，以色列已占领加沙、西奈、约旦
河西岸和戈兰高地，不过正如毛泽东所料，它并未占领
三国全境。

四、中东阿拉伯国家在毛泽东对外战略中的地位

查阅“年谱”、“文稿”和“文选”可以发现，建国以来
毛泽东对中东阿拉伯国家局势的论断，具有如下特点：

（一）全面性、重点性、持续性和阶段性
一是全面性和重点性。中东阿拉伯国家主要包括

新月地带、阿拉伯半岛与埃及三部分，毛泽东的论断已
涵盖上述区域。对于埃及这个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
家，毛泽东聚焦沟通大西洋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以
及埃及—叙利亚关系；对于新月地带，毛泽东首重这一
地区面积最广、人口最多且面向海湾的伊拉克；对于阿
拉伯半岛，毛泽东关注扼守曼德海峡的也门。埃及、伊
拉克与也门三个国家，不仅面积广大、农耕发达、人口
众多、位置险要，而且均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立场，在

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２年先后走向共和，之后长期奉行
反西方的外交政策，从而成为毛泽东在中东地区的绝
佳盟友。
二是持续性和阶段性。从１９５６年中阿建交到

１９７６年离开人世，毛泽东始终密切注视中东阿拉伯国
家局势，自不待言。在此期间，毛泽东对这一地区的关
注重点，呈现从东边的伊拉克———西边的埃及———东
边的伊拉克———西边的埃及的迁移，同时从重视北也
门转向扶助南也门。

（二）服务中国内政需要

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毛泽东着力消灭国民党军队、抗美

援朝、土改、镇反、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以及克服财政危
机，其对外战略首重中苏同盟、中美斗争与中印交好，
努力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对于中东阿拉伯国家
局势，无心亦无力置评。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６年上半年毛泽
东集中精力实施“一五”计划，奠定工业化基础并实现
三大改造，其外交活动依然聚焦周边国家，比如中国与
印度和缅甸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只是偶尔论及
中东局势。从１９５６年秋中共八大召开到１９５９年夏庐
山会议前，毛泽东、中共和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
际共运中的地位显著提高，毛泽东开始从阵营和共运
的整体利益角度审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局势；恰在这
一时期，中阿建交、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阿拉伯民族
主义高涨并推动阿联成立、伊拉克废黜君主制并退出
巴格达条约组织、美英入侵黎巴嫩和约旦，上述大事推
动日益自信的毛泽东愈发关注中东局势，并将上述形
势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由于“三面红
旗”等因素，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与此同时中印发
生边界冲突，加之阿联解体与阿拉伯民族主义陷入低
潮，毛泽东便暂不过问中东事务。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中国
经济得到恢复，加之阿尔及利亚革命进入关键阶段，毛
泽东便以极大热情支持埃及以西的马格里布革命，对
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注日渐稀少。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中国
出现十年内乱，而且毛泽东精力不济，中国与毛泽东在
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不比以往，因此他对中东阿
拉伯国家局势的分析，仅限于１９６７年６月的第三次中
东战争，以及在１９６９年后奉行激进政策的南也门。

（三）围绕中美、中苏关系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苏是友好同盟，中美则尖锐

对抗，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中国的合作对象，几乎所
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承认新中国，几乎全部新独
立的亚非拉资本主义国家都反帝并与中国交好。于
是，毛泽东将整个世界分成“社会主义”（或“共产主
义”）、“民族主义”（或“中立主义”或“中间地带”）和“帝
国主义”（有时突出美国，而将西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归入“中间地带”）三部分，后两者同属“资本主义”
但立场迥异。毛泽东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９日会见巴基斯
坦总理时、１９５８年７月２１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时、

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７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１９５８年９月５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多次系统阐述上述见解。〔５０〕因
此，维护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联合亲近东方的民族主
义，坚决对抗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基本依据意识形态
和社会制度划分敌我，就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
特点。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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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期中苏论战期间，社会主义
阵营已经瓦解，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运中处
境孤立；但与此同时，中美依旧尖锐对抗；中美矛盾仍
然大于中苏矛盾。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政策只是
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运领域发生变化，但在中东
阿拉伯诸国仍旧维持反美反帝的基调，详见毛泽东在

１９６４年１月５日与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３日先后会见日共友
人与叙利亚代表团时的讲话。〔５１〕

因此，从１９４９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期，毛泽东对
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反美反帝
的统一战线。他反对巴格达条约组织，因为该组织亲
西方反东方；他赞赏伊拉克军事政变，是由于这一事件
重创巴格达条约组织并使亲东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发

展壮大，进而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势力。他支持埃及收
回苏伊士运河并抗击英法以入侵，旨在削弱美国盟友
的力量；他支持阿联，是为了将反美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推向高潮。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７日他对埃及驻华大使说：埃
及处在反帝战线上的“最前哨”，而“中国是在另一条反
帝战线的最前哨。”“有了你们，我们就好办了。如果你
们垮台，我们这里也不好办。”〔５２〕他关注也门，缘于该国
受到西方国家与海湾君主国的排斥。１９５８年１月２日
毛泽东会见北也门副首相时说：“我们是在两条战线
上，你们在西，我们在东，而敌人是一个。”所以，“我们
互相支持”。〔５３〕

然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期中国的外交政策无疑具
有过渡性，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正在酝酿重大
变动。从６０年代后期到７０年代前期，中苏两党关系
持续恶化，中苏两国出现边界冲突，中苏矛盾超越中美
矛盾，“打倒苏修”成为文革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
支柱；与此同时，美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有所
下降，西欧和日本的地位相对上升。在此情况下，１９７４
年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
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构想。〔５４〕

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强调的“三个主义”划分相比，

７０年代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构想，均基于毛泽东
的斗争理念，即世界是异质的，且不同质的国家彼此冲
突。然而“三个世界”构想的迥异之处在于，它完全不
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资本主义领头羊美国与
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同属“第一世界”，构成后两个
世界的斗争对象；西欧、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与东
欧社会主义国家，同属“第二世界”，却分别受制于美国
和苏联，并且与“第三世界”矛盾重重；原本属于“社会
主义”一员的中国，却与亚非拉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

属“第三世界”。这种截然不同的划分，实质在于淡化
反美而强化反苏，反映两个彼此联系的事实：一是中苏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同盟变成６０年代后期至７０年代
前期的敌人，中苏矛盾不亚于中美矛盾甚至超越中美
矛盾，这一态势在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并推动中美关系
走向正常化后尤其明显；二是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以中
苏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并呈现对抗状态。因
此，在１９６９年春中苏珍宝岛战役爆发后，毛泽东转而
强调苏联在中东的政治野心。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１日毛泽
东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时说：苏联想控制南也
门等阿拉伯国家，所以他奉劝南也门领导人早日摆脱
苏联的控制。〔５５〕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
格时提出“搞一条横线”，合力应对苏联扩张。〔５６〕１９７３
年１１月１２日毛泽东再次会见基辛格时说，第四次中
东战争后“苏联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两个洲都想
霸占，甚至非洲北部。”〔５７〕到１９７４年１月５日，毛泽东
进而主张联合苏联周边的“一大片”国家，防止其
称霸。〔５８〕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尤其是中阿建交后，毛泽东依
据国内局势的需要与中美苏关系的演变，决定中国对
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对该地区局势的
论断，则具有持续性和阶段性、全面性和重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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